           《开吧历代史记》英文译注本评述
         （根据庄国土在该书首发式的发言整理）
厦门日报陈主任、华侨博物院林博士，各位嘉宾，欢迎莅临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的首发仪式。
《开吧历代史记》的英文译注本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近年来，国际汉学研究青黄不接，该书的出版堪称国际汉学研究一件大事。
如所周知，我们现在讲的汉学，就是现在国内所说的国学。什么叫汉学，就是外国人，主要是西洋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他们研究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大概即大体上包括在中国的“经、史、子、集”内的学问，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叫“Sinology”。在日本，他们叫东洋学，在越南，他们叫北学，各个地方可能不一样。汉学和现在的“中国学”或“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 or Chinese Studies）有区别，大体是汉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学研究的大多数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法律、施政等。
在西方汉学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西洋学者把中国的典籍翻译、校注（即诠释），介绍给西方社会，介绍到全世界去。在这些介绍给全世界的中国传统典籍中，涉及中外交往的名著译注，是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这些著作直接反映了中国人看世界的传统视角和他们所了解的当时外部世界的状况。又由于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所记述的内容历时数千年不断，因此，很多外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的历史，也因为中文典籍的记载而得以保持。而很多世界一流的汉学家，也是因为翻译、校注中外交往的中文名著而出名，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重要的，如雷贯耳的汉学家，像伯希和，像马斯波洛，像戴文达，像高延，像高罗佩，像夏德，他们的成名著作，大多是对传统中国典籍，尤其是中外关系史名著的译介。为什么对中外关系史的名著进行译著会在世界汉学界占一个重要地位呢？因为它记载中外交往的历史，涉及的不但是中外交往的内容，对所记载的外国的山川地理社会民情等，也有或详或简的记录，不但反映了近代以前的中国人是如何认知外国，而且记载对象国本身的社会历史状况，因此，这些中文典籍也成为外国历史建构的重要文献来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外关系史领域的一些重要文献著作，比如宋代的《诸蕃志》，元代的《岛夷志略》，明代的《瀛涯胜览》，以至清代的《海岛逸志》、《瀛寰志略》，这些中外关系史名著全部都有西方的学者进行详细的译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这些译注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名家，也成为世界著名的汉学家。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开吧历代史记》，就是中文传统典籍中涉及中外关系史的最重要著作之一。
这个书在国际汉学界能处于什么地位？可以说，这是近年来国际汉学界难得的重要研究成果。
首先是这本书本身的价值。我刚才说了，它是中外关系的名著，因为这本书记载了吧城华人从17世纪前期到19世纪的历史，涉及爪哇历史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构成这一时期印尼历史、西洋人远东扩张史、华侨史和东南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知道，西洋人东来以前的东南亚各国历史，除了越南因为也用中文以外，大部分国家的历史是靠神话、传说、宗教经典和考古文物来还原，建构东南亚古代史的最重要资料，即是记述东南亚的中文典籍。因为从汉代一直到明清，我们历代文献都对东南亚有详细的记载。这本书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很大程度丰富了印尼历史、东南亚历史、中国东南亚交往史和华侨史的内容。
其次，这本书是由当地人用汉文写成的有关华侨和东南亚著作。过往中文典籍或中外关系史名著，大都是中国使臣、涉外官员、游历者、中国海商水手的见闻记录，而由在当地国生活的人用中文写的关于东南亚的著作，我们知道的只有两部，一部就是这本，另一本是《兰芳公司手册》。但是《兰芳公司手册》只是关于婆罗洲华人兰芳公司的历史，涉及地域有限，时限也仅百年，非常简单。而这本《开吧历代史记》记述的时间两百多年，地域跨度大，涉及范围包括中国、东南亚乃至荷兰。其次，该书把涉及相近地域（如吧城、爪哇等地）的同时期或相近时期的中文典籍，也作为附录放在一起，作为同时代不同文献的相互参照，并作为该书内容的补充，更能还原彼时该地的历史概貌。
因此，该书不但是重要的汉学研究著作，作为当地人撰写的当地历史，是真正的第一手资料，本身的学理性价值，还高于涉及东南亚历史、华侨史、中外关系史的其他古代中文文献。
第三是关于作者。刚才施雪琴教授已经介绍了包乐史教授，他是南洋研究院几十年的朋友，从1980年代初，他从原来的小包，到现在的老包，跟我一样，越来越老。无论是汉学研究，还是中荷文化交流，包乐史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诸多关于汉学、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著作在国内传播甚广，还因为推动中荷的文化交流被荷兰女王表彰，获得了皇家骑士勋章。作为数十年的老朋友，我跟他还有个重要交集，我们一起在一九八八年合作了两本书，一本是《中荷交往史》，一本是《荷使出访中国记研究》，这两本书是作为一九八九年5月底荷兰女王访华的礼品书。已经安排由我们两个去钓鱼台国宾馆向杨尚昆主席和荷兰女王呈送这两本书，结果一九八九年5-6月北京爆发大规模学潮，荷兰女王访华计划在两天前被取消，我本人都已经到北京了，只好无趣返回厦门。
包乐史教授是这本书的译注者之一，他长期研究荷兰海外扩张史、东南亚史和中国荷兰交往史，具有该领域深厚的学术积累，为译注这本难度极大的书奠定扎实的学术基础，由他领衔做这本书的译注工作是适得其人。另一译注者就是在座的聂德宁教授，聂教授是我的学弟，我们共同师从中外关系史的名家韩振华先生，韩先生也是我们这个学院创办人之一。聂教授长期从事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和华侨史的研究，有深厚学术造诣，也是译注这本书的恰当人选。
更值得钦佩的是两位译注者的学术精神。《开吧历代史记》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河海山川，各种物产，各类人物，且都是古代名称，翻译难度极大，注释就更加不易。仅一个“噶喇吧”地名的还原，就涉及各种版本和对音（荷兰文、闽南话、客家话、爪哇文、国语）的还原。又如各种各样官制的名字，比如说把总、同知、参将、副将、总兵、巡抚等等，都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对应英文概念。难度更大的是中文记载的各种物产名称，很多物产或物产的名称现在已经没有了，更何况以英文还原和注释。难度之大，非数年乃至十数年之功难以完成，译注这样的中文古典文献，堪称面壁十年图破壁。两位译注者前后花了八年时间才告完成，真是“八年抗战”。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两位作者体现出来的学术精神。用英文译注这种古代典籍，细心耙梳、甄别史料史实的工作，现在大概极少人愿意去做，因为这种学问太冷且费劲，难以引起主流学术界的关注，更不为当权者所乐见。当前国内学术界的导向，多效仿官员任内要立竿见影出政绩的施政方式，热衷于短时间内出大成果，就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也都要求二三年结题，因此宏大叙事、走马观花、充斥空话套话的政论式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扎实的史料发掘和梳理、钩沉稽古而发微抉隐的研究工作，则越来越不被待见。须知科学的探索，原本就不能是短期行为，“板凳须坐十年冷”，方能“文章不发一句空”。两位作者耗八年之功，终于完成这部近300页的英文著作，不但为汉学和中外关系史再添名著，更彰显学者对学术精神的坚持。
[bookmark: _GoBack]包乐史教授多年来都是南洋研究院的客座教授，聂德宁教授是南洋研究院资深的教授，两位的这项译注工作，彰显的是南洋研究院一向秉持的学术精神，即学术不仅是因为服务于现实而有其价值，更重要的是学术有其自身的追求，即求真求美的价值。认知客体的过程就是科学求真的过程，求真让我们不受蛊惑，能坚持本真。求真过程也是审美的过程，当我们仰望星空思索，或小有所悟，或醍醐灌顶，此间愉悦美感，难以名状。学术的大厦，也正是在这一求真求美的过程中得以构建。
当我们参阅这本英文译注的《开吧历代史记》从而对华侨史和印尼史有新的认知时，也是我们在分享两位作者的求真求美的过程。
谢谢两位作者，谢谢各位与会者。

